
相传远古时期，大理曾是一片浩瀚
汪洋，巨浪滔天，烈日炙烤着海面，海水
温热难耐。岁月流转，海水慢慢消退，
汪洋中央浮现出一座小岛。久而久之，
小岛草木繁盛，林木参天，树叶硕大无
比，遍地藤蔓花草、各色野果，林间还栖
息着野猪、野牛、大象、狮子等诸多野
兽，生机盎然。

后来，一场剧烈的大地震骤然降
临。海水剧烈颠簸翻腾，波涛轰鸣如
雷，席卷冲刷着大地，岛上的林木、野
兽尽数被卷走。伴随着一声惊天巨
响，大地塌陷开裂，深邃的裂沟吸纳了
滔滔海水。地势几经变迁，昔日小岛
化作屏风般的青山，汹涌的海水逐渐
平复，而大地裂开的缝隙，便是如今洱
海的出口——天生桥。

新生的青山阻隔了东流的海水，山
体遍布土石。经年累月，山顶涌出的十
八股水流不断冲刷山体，沟壑日渐加
深，形成十八条溪涧，将群山南北分割
为十九座山峰。溪水裹挟的土石日积
月累，堆积出十八个形似折扇的小坝
子，这些坝子渐渐相连，汇成开阔肥沃
的大坝子。

许久之后，一对兄妹因家乡遭遇灾
祸，逃难辗转至此。茫茫林海无路可
寻，奔波一日的兄妹夜幕降临后，只得
蜷缩在大石下歇息。深夜无月无星，四
周漆黑一片，一阵狂风将哥哥惊醒，他
忽见天际闪过两道雪白光芒，一只硕大
的白鹤口衔重物，翩跹飞入林间。

哥哥唤醒妹妹，循着白鹤的踪迹前
行，辗转来到密林深处。眼前豁然开
朗，一片空地映入眼帘。白鹤落地吐出
一堆黝黑肥沃的泥土，用爪子扒平地面
后，便振翅飞入林中。

兄妹见状满心欢喜，深知这片沃
土适宜耕种，想要在此安家，却顾虑人
手不足、前路未知。正当二人发愁之
际，白鹤折返而来，频频点头示意。哥
哥读懂了白鹤的心意，知晓是应允他
们定居，并示意二人结为夫妻，在此繁
衍生息。

自此，荒芜的大理坝子终有人烟。
兄妹二人在此开荒耕种、安居乐业，子
孙后代世代辛勤耕耘，种植五谷、营建
屋舍。岁月更迭，人烟愈发繁盛，一户
人家化作千家万户，零星居所变成连片
村落，整片坝子烟火兴旺。因此，大理
至今仍被称作“鹤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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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在密祉文盛街，密祉是一个藏在
哀牢山间风景优美、山清水秀的小镇，这里是茶
马古道的驿站，是东方小夜曲“小河淌水”的故
乡，而我的家乡文盛街，是小镇里最为美丽的一
个小村庄。

文盛街的青石板路，是时光铺就的滇西茶
马古驿道，也是“开南古道”的重要一段，路两边
古老民居和马店四合院还保留着旧时的风貌，虽
已破旧但房梁上褪色的雕花、院里的青石马槽、
老桂花树都仿佛还在诉说着当年茶马古道上南
来北往的马帮商人在这里歇脚的繁华，古道上七
百多米的引马石被岁月磨得光滑，一直从村口的
魁星阁铺到村尾的凤凰桥。

凤凰桥因形似凤凰而得名，桥头早已弯了腰
的老槐树枝丫虬曲，一
副老态龙钟的样
子，像极了一
直在这里等
着马帮归
来 的 老
人。每
年 的
春
天，

老槐树又会抽出新叶开满槐花，村里的老人喜
欢用槐米在火盆边烤茶喝，烤茶里散发着淡淡
的槐米香恰似马帮留下的记忆。

桥上的镇水神兽长年累月默默守护着桥下
静静流淌的亚溪河，亚溪河水是密祉的魂，溪水
从太极顶一直流淌，像一条碧绿的玉带从文盛
街村尾穿过小镇，溪水清澈见底，水底的鹅卵石
被冲刷得光滑透亮，偶尔还会有小鱼在石缝间
游玩嬉戏，两岸边垂柳依依，山花烂漫。黄昏月
亮初上时，还能听到四周不知哪座山里放牛小
哥时不时传来的歌声，溪水边洗菜洗衣的姑娘
们也会嬉笑着应上几句。

溪边的珍珠泉是一口清澈的四方古井，泉
眼从古至今喷涌不息，昼夜不停，大旱不涸，大
涝不溢，泉底一年四季冒出成串成串

的透亮水泡，

犹如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珍珠，明代白族诗人
李元阳赞其“圆圆水泡好似珍珠满井中”，珍珠
泉也因此得名。年均温度 12 度的泉水清冽甘
甜，是文盛街的生命之泉，滋养着一代又一代
的村民，每天早晨天刚蒙蒙亮，薄雾还未散去
时，村民们早已挑着水桶到泉边打水，用珍珠
泉水做的密祉豆腐质地紧实，豆香浓郁，菜品
成席，远近闻名。

每年的正月十五，是密祉一年里最热闹的
元宵灯会，这一天，镇里大大小小20多个灯班都
要敲锣打鼓、舞龙耍狮到镇上聚集赶灯会，村里
上到八十岁的老人，小到四五岁的孩童也会拿
着扇子和扎的花灯跳着小七姑娘，灯会人山人
海 ，热

闹非凡。正月十五前，文盛街的家家户户就要
聚在一起扎灯准备上会演出，村里灯头家小院
里堆满了扎龙裱狮用的竹篾、彩纸和扎好的各
式花灯，等到正月十三，村民们还要到珍珠泉边
用代代相传的古老方式接灯神，祈祷先辈们保
佑一年里风调雨顺，幸福安康。

这就是我的家乡密祉文盛街，古朴的茶马
古道和凤凰桥，清澈的亚溪河珍珠泉，优美的

“小河淌水”和充满生活气息的密祉花灯，都在
诉说着这个小村庄的自然之美、烟火之美、人文
之美。

（作者为弥渡县弥城二小五年级学生 指导
老师：苏瑜）

七月的上海暑气蒸腾，黏稠的热浪裹
着郁热，把夏日午后拉得漫长。道路两旁
树梢纹丝不动，唯有蝉鸣一声高过一声。
我踏进上海交大校门，枝叶交错间偶有清
风掠过，掀动满树沙沙作响。

漫步在树荫与蝉鸣里，出发前无数个
深夜的迷茫忽然涌上心头。那时我总对着
书本出神，不知该奔赴怎样的大学、抵达怎
样的远方，回答我的只有漫漫长夜的寂
静。直至思源湖畔，午后微醺的光线穿过
枝叶，在石板路上落满斑驳光点。我放缓
脚步，抬眼望向静立的红砖图书馆，忽然觉
得自己就像光束里的一粒微尘。只这短短
一瞥，那个遥不可及的远方，便在心底有了
温润的落点。

可交大赠予我的温润，远不止这一瞬
光影。当科学营的日程缓缓铺展，鲜活的
所见所感，让我这粒微尘，开始窥见星海的
辽阔。

研学最初的印记，是那场混着欢笑与
热汗的破冰活动。来自天南海北的我们，
换上清一色的蓝色营服，起初还带着几分
局促，我攥着绳头站在队尾，一时手足无
措。在需要协作拉起绳结、搭建积木的时
候，身边同学轻轻递来调整方向的示意，大

家你一言我一语，很快卸下了那一分羞
怯。我听见有人在瓶颈处轻声献策，也看
见大家朝着同一个目标屏息凝神的专注。
那日暑气仍盛，心底却漾开一阵清凉的
风。才忽然懂得，奔赴远方从不是孤身跋
涉；能与心怀热忱的少年并肩同行，已是足
够幸运。

如果说破冰是相识的序曲，那么科技
探索便是叩响梦想的门扉。3D 打印实践
课上，我盯着屏幕里的校徽模型经切片软
件拆解，看着喷头在平台上逐层堆叠，热融
的耗材慢慢凝结出一枚可触的雏形，虚拟
与现实的边界在指尖悄然消融。一旁指导
的学长学姐，思维清晰，谈吐从容，周身是
被知识浸润过的沉静气质。我心底悄然生
出坚定的念头：我也要像他们一样，向下扎
根，向上生长，在日复一日的积淀里，成为
一个从容又有力量的人。

除却前沿科技的洗礼，交大更以百年
底蕴，给我上了一堂厚重的人生课。漫步
徐汇校区，指尖抚过经风历雨的斑驳红墙，
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走进钱学森图书
馆，凝望着钱老亲笔写下的字句，我仿佛看
见那从交大走出、将毕生心血付与祖国航
天事业的身影。于高山之巅见大河奔涌，

于群峰之上感长风浩荡，这份胸怀家国的
眼界与格局，在此刻有了最鲜活的注脚。
那一刻，“饮水思源，爱国荣校”不再是一句
空泛的校训，而是化作了心底温热的信念。

如果说钱老的生平是厚重历史赋予
我的精神脊梁，那么赵维殳老师那场“从
深渊到太空”的讲座，则为我的科学信仰
划下了最炽热的熔点。当幻灯片掠过“大
洋一号”到“奋斗者号”三代载人潜水器的
身影，当屏幕上展现万米深海热液与冷泉
的奇观，我被那些在极端高压下倔强生长
的微小生命深深吸引。更令我折服的，是
赵老师和她团队长达二十年如一日的坚
守。他们一次次试图破解“嗜压之谜”，在
无数次地推倒重来中摸索前行。讲座上
那张发表在《细胞》杂志封面的深海研究
成果，以及那个平均年龄不足 40岁的科研
团队，让我看到了真正的“少年意气”与科
学的底气。那句“要做就做最好，要争就
争第一”的豪言，与“我们努力到无能为
力”的执着，让我明白，真正的探索从来不
争一时的锋芒，而是恰如“流水不争先，争
的是滔滔不绝”。这也让我想起余秀华的
诗句：“我身体里的火车从来不会错轨，所
以允许大雪，风暴，泥石流和荒谬。”赵老

师团队正是在无数次试错中，用三代人的
接续与二十年的恒心，硬生生蹚出了一条
通往深海与太空的长路。

研学途中的一个夜晚，交大还为我们
准备了一份惊喜——夜游浦江。那日，天
气好得出乎意料——前几日的上海入夜便
落雨，唯独那晚晚风柔缓，江水如镜。两岸
璀璨灯火在江面碎作万千金光，游船在夜
色里缓缓穿行，与白日里古朴的红墙遥遥
相映。我站在历史与繁华的交汇处，真切
触摸到这所学府生生不息的生机。

结营仪式上，快门定格了我们身着蓝色
营服的笑脸。返程的飞机缓缓启动，窗外的
城景渐渐模糊。可这一次，我不再迷茫。

交大此行，让昔日模糊的远方，凝成了
清晰可触的轮廓。我深知，唯有如钱老般
胸怀家国、如赵维殳老师般沉心深耕，方能
抵达更辽阔的天地。

“追风赶月莫停留，平芜尽处是春山。”
回到书桌前再望深夜灯火，曾盘桓心头的
惶惑，早已散作前路的光。我将带着这份
沉静与力量，踏上我的远征，奔赴那片滚烫
而璀璨的远方。

（作者为下关一中高中部学生）

风
总
跟
着
书
包
捣
乱

拽
着
背
带
晃
呀
晃

把
晨
读
漏
在
嘴
边
的
韵
脚

抖
得
满
地
都
是

它
又
凑
过
来
翻
我
课
本

把
定
理
晃
得
轻
轻

像
外
婆
摇
着
的
蒲
扇

慢
悠
悠
的
，怕
惊
着
字

它
还
绕
着
校
服
兜
圈
子

往
我
袖
口
塞
了
把
凉

给
在
城
里
读
书
的
我

捎
来
家
乡
的
信

（
作
者
为
漾
濞
县
高
三
学
生
）

下
关
的
风
，

总
裹
着
料
峭
苍
山
巅
的
清
寒
。

踟
蹰
在
青
石
巷
陌
，

轻
拂
白
族
少
女
鬓
边
的
银
饰
。

每
一
缕
气
流
，

都
溶
有
茶
马
古
道
的
旧
流
年
。

在
耳
畔
低
吟
，

暗
诉
着
归
乡
的
渴
求
。

上
关
的
花
，

偏
爱
三
月
的
暖
煦
日
光
。

山
茶
攀
过
白
墙
黛
瓦
，

杜
鹃
把
山
脊
染
成
胭
脂
的
潮
涌
。

蝴
蝶
泉
畔
，

花
随
粉
蝶
一
同
失
重
。

某
一
瓣
坠
入
青
瓷
花
盏
中
，

漾
起
故
园
才
识
得
的
芬
芳
。

苍
山
的
雪
，

是
云
巅
落
下
的
素
色
留
白
，

恰
似
阿
嬷
鬓
角
难
融
的
霜
华
。

终
年
凝
驻
，

映
照
着
洱
海
的
澄
澈
碧
蓝
。

融
成
山
间
凉
泉
，

蜿
蜒
成
绵
长
的
牵
挂
。

洱
海
的
月
，

是
浮
沉
的
水
玉
盘
，

月
光
栖
落
在
琥
珀
色
的
窗
棂
之
上
。

我
坐
在
码
头
数
粼
光
的
分
量
，

这
轮
月
曾
渡
李
白
的
樽
，

而
今
浸
着
我
的
乡
愁
在
瓷
杯
里
沉
淀
。

风
仍
叩
响
斑
驳
的
门
环
，

花
依
旧
模
糊
时
间
的
印
鉴
。

积
雪
覆
盖
着
山
峦
，

明
月
倾
泻
于
湖
面
。

大
理
啊
，是
我
未
完
成
的
诗
笺
。

它
的
泪
滴
落
，

晕
开
了
我
的
墨
纸
，

写
着
独
属
于
我
们
的
诗
篇
。

风
花
雪
月

里
的
大
理

肖
学
枝

（
作
者
为
南
涧
县
南
涧
一
中
学
生
）

少
年
，梦
与
远
方

□

宋
晓
可

我的家乡 □ 李 璇


